《我想看到他们的需求》
——读窦桂梅《玫瑰与教育》一书有感
常州市新北区薛家中心小学  包惠萍 2017-2-3

窦桂梅，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。特级教师，全国模范教师，全国师德标兵，全国十杰教师提名。但，她是语文老师，我是数学老师。我跟她学习些什么？
然而读完书之后我发现：
她是语文老师。她有更多与孩子感情接触，与孩子心灵沟通的经验，有观察孩子的新角度，有理解教学行为的深度。
她是一位母亲，她能够和孩子做朋友，陪伴孩子学习，理性处理学习中的事宜。
她是敢为教育发声的教育工作者。透过教育的现象去分析教育的影响力，体现对中国教育的责任心。
她是在写作中成长的。写作，就是和内心中的那个自己说话。“让忙碌的自己不断与宁静的自我进行对话，让冲动的自己不断接受理智的自我批判，让实践的自己不断接受理论的自我省察。” 这些都是我读完书之后，我喜欢她的地方。
那这次也就写一些我的感想吧。
每带一批学生，我的感受是和孩子们谈一场恋爱。我在这场恋爱里付出了真心、真情、真意，苦苦地等待一个满意的结果。而今年这场恋爱比较短，只有六年级一年。如何和我的学生们谈、如何谈好？
第一步，了解。虽然暑假里对照着期末试卷的成绩，把学生名字一一排序，开学近一个星期就记住了班级里的大部分学生，但这只是表层的认识。
接下来，我花了很长地一段时间了解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水平。从作业中去观察他们的学习态度，从课堂反应中去了解他们的困惑，从调查检测中分析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。我上过很多的当，受过很多的骗，走了很多的眼（有时，我都不敢表扬）。然而，时间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手段，那些模糊、晃动的学生终究还是会呈现出真实的状态。如果我在学生给我造成的假相里沾沾自喜，我会迷失自己。
在了解的这一阶段里，我很是担心教学，因为，我不清楚他们的认知基础的情况，我就无法放开我的教学，害怕重心下移之后，基础知识没有训练扎实，时间又没有了，我不敢去尝试放开之后的长程效果。在没有清晰了解学生之前，我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按部就班地教最常规的方法、最容易接受的思路，希望学生不要看不起我。
第二步，磨合。等我的思维系统重新引领他们的思维方向，新知与旧识成功对接，那我就完成了教学的接力，可以更好地进行后期教学了。这总避免不了我和学生之间的磨合，我不适应他们，他们不适应我；我不理解他们，他们不信任我。我在努力寻找那个平衡点，什么时候听我的，什么地方听他们的。
第三步，规划。班级里的学生各有特点，但大致还是可以分出一些类别。比如，按照接受能力分：
第一类就是基本靠点，甚至有些是无师自通，挂半只耳朵就行，你给了他们一个思想，他们已经想过去一条街了。也或许写的字有些奇特，思维有些不羁，习惯有些差。
第二类靠教。老师讲了知识、方法、技能、能力之后，他们听懂了，他们也有能力和好习惯把所学的知识融入自己的血液，用这些足够可以应付一些常规的题型。
第三类靠学。老师讲了知识、方法、技能、能力之后，他们没有听懂，作业中还会不断出现错误，再问再讲再听再学再练，一次次地经历学习的全过程。
第四类靠管。他们或不听，或不做，还捣乱，严重影响着班级的学习氛围。
第五类靠笑。你问他们学会了吗？他们摇摇头，冲着你笑，我也秒懂，笑着回复他们：“好的，加油！”
对于形形色色的学生，我开始准备着相应的策略，规划属于每一类型学生的进步方向。我的眼里就不是以前的一片森林，而是一棵棵独立的树，喜阴还是喜阳？
第四步，实施。我当老师的初期，比较想当然，学生学习就比较辛苦，还不见得有好效果。后来，我花了一些时间在教学上面琢磨，学生学习得比较轻松、有趣。这是我最想给学生的。
我不是希望他们真正给我一个高的分数，而是通过学习，希望他们了解自己是谁，自己可以成为谁，自己的潜能是什么，自己的优势是努力，好的习惯是美，做真实的人比较快乐，即使成绩差我还能够努力着、勇敢着、自信着、热心着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六（9）班学生们心里有一个心结，（9）班是六年级分班的最后一个班，感觉什么事情都是排在最后，分配的术科老师也都是非专业的，学习成绩也总是弱弱的，体育比赛也无力超越。班级学生一度处于低靡的情绪里。
我要给他们的首先是能量，是他们心理需要的理解、包容。哪怕他们是最后一名，但发现有我们还在陪伴他们，期盼他们，他们会更加有力量，不孤独。

音乐课，选一些温暖的歌，励志的歌，释放情绪的歌，同龄人的歌，更能流淌进他们的内心，让他们受困时能够有办法找到出口，给他们希望，我们可以这样美好地生活。
每一次晨跑中，我鼓励他们大声地喊口令“1-2-3-4”，来增强他们的气势。
打印一张小小的照片，在表现出色的时候赠予他们，知道被认可的感觉。
两极分化严重、中间力量缺失，我尝试着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分层教学来缓解。

（感谢学校领导设立了升旗仪式的奖项，肯定地给六（9）班同学颁发了一等奖，看似这小小的一等奖，给予学生的却是强大的一股力量。）
慢慢地，他们就想了解我。“包老师，你几岁了？”“包老师，你的生日是几号？”我写黑板掉粉笔头的时候会笑我。他们会在QQ里加我，在微信里告诉我一些秘密。这就是我的收获吧，爱有了一点点回应。
下课之后，放假之后，我会碰到生活环境中的学生。然而，跟我打招呼最热情的教音乐课的班级学生。这是一种反射吗？正如，喜欢绿色的人，其实是身体需要绿色来平和他的心态，保护他的心脏一样。他们这样热切地呼唤我，我看到的是他们需要心灵的滋润和抚慰。
假期里，到家乐超市去买东西，碰到两个女孩子在收银台。她们窃窃地讨论着我，说我是不是小学老师。当然，我会比较敏感地就抓到了这一幕。“是的。”我自然的接过话题，仔细地看看女孩的脸，虽然叫不出名字，但是脸还是记得。“长大了，都变漂亮了。以前包老师对你们很凶的，忘记那时候的我啊。”“没有啦，老师，再见！”声音爽朗地萦绕在我的耳边，我笑着祝福她们，我庆幸没有对她们造成不好的阴影。时间一长，孩子们记住的永远不是我教的知识，而是我如何帮助他们学知识。
或许，我可以用其它方式去给学生教知识，教学永远都是这么充满魅力。
我想有能力看到他们的需求，我想谈好下一场恋爱。
